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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年末，新冠排山倒海般袭来，我
和家人亦未能幸免。高烧昏睡之际，惊闻
贺先枣老领导骤然去世的消息，惋惜不
已，心像被抽空一般，非常难受。

与贺老相识是他任州委宣传部副部
长，他既是学者型领导，又是执着的文学爱
好者，每到基层都会抓紧时间了解当地民风
民情。他认为文学创作必须立足于当地的传
统文化习俗，有人物、有故事、有传承、有情
爱，还要有深刻的体会，展现出生活的细节，
才能让人在写作中与读者发生共鸣，体现出
时代的价值。大概是2003年前后吧，他来到
白玉县，我时任县政协副主席兼广电局长，
陪同贺老带队的工作组开展文化调研工作。
初次见面，贺老肯定了我为白玉县文化所做
的工作，让我感动不已，深受鼓舞。贺老当时
正在搜集布鲁曼的相关资料，他问我山岩戈
巴与布鲁曼时代新龙的风俗是否有相同之
处？我所写的《中国最后的父系部落山岩戈
巴》也才出版不久，贺老也听说了山岩有一
句俗语：“梁茹道三岩夏聂几热”，意思是新
龙娃和三岩人是兄弟。贺老曾经在德格任
宣传部长，非常熟悉与德格土司相关历史
的人物和故事，而布鲁曼“暗度陈仓”，长途
奔袭，一举将德格土司生擒一直是德格土
司历史最大的耻辱。山岩人后来与西藏噶
厦政府军队合作，使用“离间计”，游说投降
布鲁曼的德格头人反水，最后布鲁曼被藏
军所杀。之后山岩人以此要求德格土司减
免税赋，拒绝支差，结果德格土司以谈判的
名义诱杀了山岩13名戈巴首领，降服山
岩。故事跌宕起伏、恩怨情仇复杂，本来就
有许多创作的空间和想象的余地，贺老也
明确说了他正在创作布鲁曼的长篇小说，

希望通过多搜集一些资料丰富小说的创
作。可惜一直未能看到出版，听说是因为图
书出版审查原因，出版社希望改动，贺老坚
持实事求是，于是大作搁置。

2008年我调州社科联工作，贺老因为
年龄原因刚刚从社科联常务副主席退居为
调研员，因为原来贺老担任过文联主席，关
注热点便转移到文学创作，相同的情趣，于
是和他相聚一起的时间更多了，关于创作
的交流更加深入。他先后出版发行了《康藏
行吟》《走马康藏》《康藏地名背后的那些
事》《康藏高原的曙光——1950康定解放
纪实》等作品，期间，有幸为他两部作品撰
写评论文章，还和他一起参加了扶贫攻坚
纪实文学创作。尔后，我也邀请贺老为“甘
孜州我身边的文化遗产征文大赛”作评委，
贺老始终保持谦逊、和善的态度，在一起相
聚时，他也会开怀畅饮，谈论甘孜州文学创
作的问题，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意见，鼓励
年轻人多创作接地气的文学作品。因为他
是我老领导的原因，我有时候比较正式一
点的尊重称呼或敬酒，他总是说：“我都是
退休老汉了，不来这一套。再说我在位置上
的时候，都是把你当成朋友，文学创作的笔
友。”最记得我写完《康藏麻辣烫——读贺
先枣<康藏地名背后的那些故事>再闲聊》
发表后，他笑着说：“你这个评论有意思，麻
辣烫是大众饮食，既平凡有好吃，年轻人都
喜欢，《康藏地名背后的那些故事》但愿年
轻人都喜爱。感谢了哈！另外，你的纪实文
学《解密三岩帕措》，我看了一下，很有价
值，你为家乡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后人
会永远记住你。你现在兼任民间文艺家协
会主席，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甘孜州丰富的

民间文化，希望你自己努力创作，同时带一
批新人出来，给甘孜州文学输入新鲜血
液。”这就是贺老的风范，在我心中一直是
宽厚的长者，和善的领导。

这两年因为母亲多病，加上三年疫
情，也没有和贺老相聚，本想空了约一约，
结果等来了不愿听的消息。可贺老的音容
笑貌还不断在我眼前浮现，心里有个声音
一直在说：老领导，我们身边这些创作人
看似平淡的深情友谊，你怎就撒手而去？
再不能和你畅谈甘孜州文学未来的繁荣。
同时，心中更是还有一大遗憾，因为疫情
没能够送你最后一程，人世间的无奈在这
一刻变成了最深的哀悼。还记得吗？你在
写石渠包虫病防治攻坚报告文学时的坚
定，眼睛里满满是对农牧民群众的那份牵
挂，每每谈起，你总是感叹我们的工作做
得还不够，你说一个共产党员必须要对群
众有感情，真正把自己当作群众的一员，
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才能做好包虫
病的防治攻坚。还记得吗？你说甘孜州文
学成就的取得不容易，得益于党委政府对
民族文学的支持。一个地区要发展，要实
现文旅融合，就要尊重那些默默创作的文
学爱好者，是他们的心血书写了康巴文化
画卷，切忌文人相轻。甘孜文学的成就不
就是每个平凡人的文学爱好者高原踏雪
的痕迹……如今，斯人已逝，任时空渲染
你文学创作的永恒光彩，希望你一如既往
的在天国注视甘孜州文学事业的繁荣发
展，我们将如你的所愿——为甘孜州文学
添砖加瓦努力创作。

时至清明，以此文祭之。愿天堂没有
病痛，永享安乐！

2022年12月21日，正是岁末年尾，
寒潮来袭，冰手冻脚，疫情反扑，人人自
危。阳了两天，还没转阴，刀割喉，水泥鼻，
正是痛苦的时候，紫夫打来电话，说先枣
兄今天中午离世了，闻此噩耗，不免一惊，
悲从中来。

先枣兄病了有一年多时间，今年我去
看过他两次，人是瘦得很凶，站立都是问
题。但我想总是可以拖一阵子的，起码可
以拖到来年，一但开春，春暖花开，阳光明
媚，病情或许又有好转，谁想他竟这样匆
匆离去，对他来说也算是解脱吧，毕竟在
病中，那痛苦是别人无法分担的。

先枣是共和国同龄人，比我大，是我的
兄长，这兄长还不仅是因为年龄。我出生
时，父亲找人为我算了一命，说我不好带，
必须要找一个干亲家，先枣的父亲与我们
家是世交，自然就成了我的干爹，先枣在家
中是老大，于是他也就是我的大哥了。

先枣家弟妹多，他是老大，自然承受
的压力要大一点，在我的感受中，他从小
就是比较严肃老成的。他们家最早是住在
大石包，就一简易的木板房，背后就是跑
马山，那时没有后山公路，房子就在山脚
下，旁边还有一个大石窖，后来不知是什
么原因，他们没有住在那里了，在天和殿
后面傍着一个石窝又建了一个简易住房，
厨房就在石窝中，但不管怎样，总算有了
自己的家。那段时间，我觉得是先枣最苦
恼的时候，虽然是父母在操心，但作为家
中的长子，他又何尝不是压力山大呢？后
来他康定师范校毕业，分到邓柯县去工
作，我们便很少再见到了。

我跟先枣开始交往是上个世纪八十
年代，那时他已经调到了德格县委宣传部
当部长，我在甘孜县委宣传部，经常在一
块儿开会，有一次他从成都出了差回德
格，经过甘孜时拿着他们新买的理光135
相机来看我，着实让我眼红，我那时正在
跟部里面的老师学摄影，用的还是国产的
海鸥牌120双镜头相机，比起他的相机差
了几个档次。后来他很少拍摄，一个心写
文字去了，这让我为他遗憾了很久，不然
他一定会拍出不少精彩的作品。又有一次
他到康定去，为我带来了几张他们自己办
的县报，虽说不是铅印，但有模有样，也让
我羡慕不已。

他比我早两年调到州委宣传部，工作
能力强，文章写得好，卢部长十分赏识，
1991年州文联换届，他就去做了州文联的

常务副主席，后来调回部里当了副部长，常
务副部长，可以说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我
们州的宣传文化事业。他的贡献不仅是行
政的，更是文学的，与其说他是老部长，还
不如说他是我州著名的作家，作为老部长，
10多年前他就退休了，但作为作家，他却
一直在爬格子的路上。2022年下半年，我
州《贡嘎山》文学杂志当时不知道先枣的病
情，向其约稿，据《贡嘎山》杂志雍措老师介
绍，当年12月8日就收到了他发来的散文
《地平线那边》，我听说这事后，眼睛都惊大
了，他是12月21日去逝的，也就是说这篇
稿子是他去逝前13天发出的，真不敢想象
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下的这篇散文，
那心境，那智慧，那韧性岂是常人可比，实
实在在是生命不息，笔耕不止。

其实他是完全有资格获得我州文学创
作的终身成就奖的，可惜他没有报，我知道
他是从来都不看重这些的，一定是他不报。

先枣在邓柯县一个叫浪多的乡下住
了很多年，那是牧区，他当过老师，也当过
文书，他不仅学会了一口流畅的藏语，更
是沉淀了丰厚的生活，我十分惊叹他的记
忆力，几十年后居然仍然记得当初在浪多
乡的那些地名和人名，以及发生在这些地
方和人身上的故事，读他的散文，不仅可
以感受文字的美，更能感受到生活的美，
人性的美乃至动植物的美。他一说起牛场
上的那些事，就进入一种忘我的境地，文
章也就在这种境界中源源而出。我有几位
纯粹是在牛场上出生的朋友，特别喜欢读
先枣有关牧场的散文，他们说，读他的这
些散文，尤如又回到了那个有着黑色帐
篷，绿色草原，白色羊群的家，又闻到了牛
奶、牛粪，酥油夹杂的香味。对于一个作家
来讲，从他的文章中能读出这些东西，已
然是对他的作品的一种高度的认可，这不
是每一个作家都能得到的待遇。先枣的牧
区系列散文，已不是“创作”二字可以概括
的，那完全是吃了大量青草之后而源源不
断流出的奶。

先枣不仅散文写得好，小说也是一点
也不含糊，如果说代表作，必然首推已经
公开出版了的中篇小说集《雪岭镇》。

先枣同我一样，是康定城土生土长
的，对这片土地始终有一个深深的故土情
结，一直想以这方土地为背景，写一写我
们曾经看到的，听到的那座充满了各种离
奇故事，有着很多光怪人物的高原小城。
但我太懒，一直没有动，有一天先枣传了

一份稿子给我，要我看一看，仍然是他那
特有的散文化的语言风格，讲述了一个叫

“雪岭镇”地方的几件人和事，不到5万
字，我一口气读完，后来他又写了“雪岭
镇”的系列小说《黄金地》和《御林巷》，然
后以这三篇小说合成出版了小说集《雪岭
镇》，收到书后，甚是高兴，迫不及待的用
了两天时间把它读了一遍。那一夜我失眠
了，因为这三篇小说中写到的“雪岭镇”，
以及镇上的那些人，仿佛我都认识，镇上
的那些街街巷巷也都是我曾经走过的地
方，小说中的主人翁，虽然名字不一样，但
我总觉得这人一定就是那一个，一切都是
那么的熟悉，熟悉得让你总觉得是在一场
梦中。字里行间，完全能读出他对这座小
城那种发自血脉的深情，那种深入骨髓的
细微。情不自禁，我当即写了一篇《炉城老
韵扑面来》的读后感，我在文章中说：“这
是先枣用文笔作画笔为我们描绘出了一
幅当年老康定的人文风情画。读后犹似喝
了一杯陈年老酒，甚是过瘾，老康定当年
的山山水水，父老乡亲，街街巷巷，历历在
目，呼之欲出……先枣用文笔丰富了康定
的生命，康定也因《雪岭镇》而多姿多彩。”

先枣写康定不仅限于一般的散文、小
说。还写记实，他曾经花了大量的时间去
研究康定解放的来龙去脉，创作出版了记
实文学《康定解放纪实》，他还写有《康定
龙门阵》一书，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在宣传
介绍康定方面，先枣是作出了突出成就
的，是对得起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的。

凡是跟先枣接触的人，一定都会觉得
先枣是一个没有脾气的人，他对谁都客客
气气，从来不发脾气，但我却知道先枣是一
个极有主见的人，只要是他认准的事，那是
几头牛也拉不回来的。他曾写有一部长篇
纪实文学《布鲁曼》，那是他多年研究布鲁
曼的心血结晶，送到出版社去，出版社要他
在一些内容上作一些修改，他却认定这些
地方不能改，因为这些地方改了，就不是他
心目中的布鲁曼了，宁不出也不改，我想这
就是一个没有脾气的人的主见。

先枣走了，才73岁，就当下而言，还
没有活到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他走得早
了一点，他肚子里沉淀的东西还多，多少
人还期待着他再写写浪多，再写写德格，
再写写康定，雪岭镇上的故事还没有讲
完，阿须草原的传说还在延伸。

先枣确实走了，留下了一连串的期待，
这不能不说是甘孜州文学界的一大遗憾。

贺先枣，康定人，1949年出
生。1968 年毕业于康定师范学
校，分配到我州邓柯县工作，先
后当过教师，乡文书，1983年调
德格县委宣传部，1987 年调德
格县委办公室；1988 年调甘孜
州委宣传部。先后任德格县委宣
传部部长；德格县委办公室主
任；甘孜州文联常务副主席；甘
孜州委宣传部副部长、常务副部
长；甘孜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秘
书长等职。2009年退休后，根据
组织安排，长期致力于关心下一
代工作，担任甘孜州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甘孜州
关心下一代基金会理事长。

贺先枣自上世纪七十年代
后期开始新闻写作和以小说、散
文为主要形式的文学创作。是我
州著名的作家，“康巴作家群”重
要成员。甘孜州作家协会副主
席，四川省作协会员，四川省少
数民族文学创作荣誉奖获得者。
其作品在国内多家报刊发表。出
版或集册的作品有：《牧场深处》

《康藏行吟》《走马康藏》《康藏异
闻》《康藏秘境》《雪岭镇》《康定
龙门阵》《康藏高原的曙光一一
1950康定解放纪实》《康藏地名
背后的故事》《天德格 地德格》

《絮语康藏》等。此外，发表有几
十万字的小说、散文，作品散见
于各报刊、杂志。

雪岭镇上觅斯影
深切怀念贺先枣兄长
◎郭昌平

宽厚的长者 和善的领导
缅怀我的老领导贺先枣
◎范河川

【贺先枣简介】

清

明


